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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女娲山》第二十六章

[ 作者 ] 楚风 

[ 单位 ]  

[ 摘要 ] 齐叶铮被抓起来后，被铐在电杆上铐了八天。他吃饭是靠看守民兵喂的。他手脖子上的肉已被手铐磨烂。他想：你就再铐我一个

月，我也不会承认贩卖文物的事，这次能否被判刑定罪主要是看自己的口供了。就目前公安局所掌握的情况而言，他们给我定不了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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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齐叶铮被抓起来后，被铐在电杆上铐了八天。他吃饭是靠看守民兵喂的。他手脖子上的肉已被手铐磨烂。他想：你就再铐我一个

月，我也不会承认贩卖文物的事，这次能否被判刑定罪主要是看自己的口供了。就目前公安局所掌握的情况而言，他们给我定不了罪。 

“齐叶铮，看来你是要顽固到底了。”警察摆弄着手枪说。“即使你不交代任何东西，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人证物证，也足够判你几

年。” 齐叶铮冷笑了两声：“那你们何必费事来问我。你们是否掌握了我贩卖文物的事实我不知道，但我却掌握了你们对我刑讯逼供的

事实，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地。” “你还反咬一口哩！”警察说着用枪管在齐叶铮的头上敲着。“你快通知家里送三万元的保释金，否

则别指望放你。” “随你们便吧，要命有一条，要钱没有哩！你们这是敲诈勒索！” 吃晚饭的时候，两个警察走了。其中一个还把枪

放在凳子上。派出所院子里只有两个民兵在给西院关着的犯人们盛饭。齐叶铮把右手慢慢地从手铐上脱下来，然后又取出左手。他下午已

试探过手能取出来。他想，肯定是派出所认为得不到口供，又白白把我关在这里七八天，他们下不了台，故意让我逃走的。可他们为什么

把枪放在这里，这分明是想栽我的赃，如果我敢把枪摸一下，他们便可定我抢夺武器的罪名逮捕我。他没有动那支枪，趁着院里没人快步

走出派出所的大门，从后边山上逃跑了。齐叶铮来到省城后，首先找到了申玉钟和申阁剑，后来又通过于成基介绍，应聘到一家报社的记

者站工作。一天，齐叶铮找到申阁剑说：“今天借你的车用一天，站长让我招聘几个业务员，我想让你开车一块到一个好地方去选拔。”

“我们找玉钟一块去。”申阁剑说。他们一块找到了申玉钟。齐叶铮说：“我看玉钟的文化交流公司办得还挺红火哩。” “哼！你是只

听吹喇叭的热闹，却不知道人是咋死的。”申玉钟说。他们跑了一天，业务员没有招来。第二天返回省城时，齐叶铮问申阁剑：“卢淑琳

又找了个丈夫你知道不知道？” “不知道。” 齐叶铮讲述了卢淑琳的第二次婚姻经过。卢淑琳和申阁剑离婚以后，亲戚朋友曾给她介

绍过不少对象，但由于她一心要选择一个各方面都在申阁剑之上的人，结果一个个都被她婉言拒绝了。有的是她嫌男方岁数大，有些是男

方嫌她带有小孩。一年多过去了，仍没有结果。她想，自己离婚前太自信了，现在看来上了三十岁的女人都成老大难。我应当降低标准，

只要他爱我，并能接受我的孩子，其他无所谓。与申阁剑的婚姻后期使她饱尝了没有爱的痛苦，而现在她却又感觉到了没有丈夫更痛苦。

峡北县有一个叫屈中水的人通过一个熟人介绍认识了卢淑琳。这个人发现卢淑琳爱虚荣，他便投其所好，先是每天给卢淑琳一束花，并不

停向她献殷勤，同时无微不至地关怀起她的孩子。屈中水的努力终于使卢淑琳那早已盼望爱情的干渴的心受到了滋润，她被彻底感化了。

卢淑琳的母亲劝告她说：“淑琳，你要慎重，屈中水因为贪污罪被判刑现在还没有刑满，他是保外就医，你这样轻率地作出决定，将来也

许还会后悔。” 卢淑琳坚定地说：“管他刑满不刑满，只要他真心爱我，只要他不嫌弃我带有孩子。” “天底下有多少好人不能找，

非要找个劳改犯？五马倒六羊，越倒越不强！” “劳改犯有啥？谁能保证不犯错误？” 卢淑琳的一个女同学也劝道：“屈中水是怎么

被批准保外就医的你知道吗？” “难道他是越狱逃跑的？”卢淑琳不屑一顾地说。她女同学哼了一声说：“比逃跑更可恶，他是靠出卖

了狱中的一个难友立了功，才被批准保外就医的。” “立了功有啥不好？”卢淑琳反唇相讥道。见她如此固执，卢淑琳的母亲气得瞪着

眼骂道：“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当初你嫁给申阁剑时我就反对，你不听，到最后你落个啥下场？一家人都陪着你丢人。现在你又不听，将

来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” 卢淑琳把母亲和同学们反对的事都对屈中水说了，并搂着他的脖子撒娇道：“哥哥！我们还是早点把婚事办了

吧，说哥哥坏话的人那么多，你不怕妹妹改变主意？” “我相信妹妹，我相信妹妹！”屈水中吻着卢淑琳用假腔说道，“等我把房子给

妹妹买好后，立即完婚。我不能让我的好妹妹去租房子住。” 自从卢淑琳和屈中水的婚事定下来以后，她脸上的忧愁一下子消失得无影



无踪，走起路来总是哼着曲子唱着小调，她最爱唱的一句，也是最能表达她此时快乐心情的一句歌词是：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

光……”当她不停地重复着唱这句歌词时，便把自行车钥匙上的铁圈套到右手的食指上，在空中旋转着，还不停地用小拇指把留着新发型

的头发往耳后边勾一勾。 “亲爱的淑琳妹，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，请你试一试。”屈中水用温柔的声音说，“我给孩子也买了一件，等

他放学回来试试。” “谢谢你，哥哥。”卢淑琳把洗脚水端过来，亲手把屈中水的鞋袜脱掉，给他洗着脚说，“哥哥，好哥哥，要是水

太热了，请你告诉妹妹一声。” 尽管别人对屈中水的历史说三道四，但卢淑琳想：哪怕他有一千条错，只要他占住一条就可以了，那就

是他爱我。同申阁剑离婚，我自己也应该承担一半责任，过去我只知道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不知道关心体贴丈夫，这次我一定要吸取教训，

珍惜第二次婚姻。决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，过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，让你申阁剑看看我卢淑琳是什么样的人！让你后悔不该抛弃我这样一

个好妻子。不管屈中水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自信，信任能使爱情生根，理解能使爱情发展，忠诚能使爱情升华，事业能使爱情常青。

这一切我都将努力做到。完婚之后，我会帮中水办个公司。我要在爱情和事业上都超过你申阁剑。我要让你后半辈子在后悔中度过。申阁

剑听说卢淑琳的情况后一声不吭，心情十分沉重。申阁剑回到省城天已经黑了。他去找于成基时，正碰上于成基的父亲在发脾气。“命里

只有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，你娃子天生是个受罪命。”于成基的父亲指着于成基骂道，“你才火色几天？啥共产主义理论不理论，那

能是你娃子能管的事？申阁剑劝阻道：“于叔你声音小点，这是大学的家属院，可不是咱麦田岈。” “爹，你懂个啥？”于成基皱着眉

头说道。 “我啥不懂？”于成基的父亲坐到申阁剑跟前小声对他说，“阁剑你想，他就不操心攒点钱弄套房子住。这十几年攒这一点

钱，他又搁那儿胡弄，要去欧洲考察马克思老家？几十几了还不吸取过去的教训。我看你是吃不了三天安生饭，将来弄不好政府还抓你娃

子呢！上次判死缓你是嫌轻，下一回非把你娃子的头砍了才安生。” “于叔，这是一个人的信仰，你不懂。”申阁剑说，“他去个一二

年就回来了，他是搞学术的，去搞点调查研究，这是正事。” 于成基的父亲瞪着眼说：“啥信仰不信仰？信啥都没有信钱可靠。就你觉

悟高？你要有本事，咋不让政府给你拿钱去考察呢？都恁大岁数了，还出啥风头？将来不落个‘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，出力不讨好’才怪

呢。” 第二天下午申阁剑送于成基，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站在边上望着身穿一身灰底深蓝格子西装，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，留着大背

头手提皮箱的于成基，他突然想起了十五年前和于成基在这里卖书的一幕。仿佛又看到他头上带着破旧的黄军帽，脖子上围着的旧围巾，

脚上穿着烂解放鞋的样子。于成基在走向入口处时对申阁剑说：“任何社会政体都必须不断地改革，否则便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”

他临上火车时又说，“我到欧洲会及时写信把我的情况告诉你。” 火车启动了，它那“哐啷、哐啷”有节奏的响声，送走了申阁剑亲密

的战友。火车的影子和响声都消失以后，他才感觉到好像他的精神支柱也随着火车的消失而消失了。他双手插在裤袋里，低着头无精打采

地走出火车站时想，像于成基这样痴心不改的人，既可恨又可爱。国庆期间，申阁剑组织企业策划中心集体到西安旅游。巴月气得哭了一

路。她痛苦的并不是申阁剑没和她同坐一辆车，她气的是申阁剑当着全单位的人让她失尽了面子。因为单位里人人知道她和申阁剑的关

系。而申阁剑却和李莎、李玉玲同乘桑塔纳轿车前边走了，她和三十多名工作人员一起乘一辆租用的中巴在后边缓慢地行进着。一路上几

个和她好的女同事都在为她鸣不平，使她更伤心。晚上在华清池会合后，申阁剑把大家安排好，自己单独开了个房间，他刚进房间里，巴

月便走了进来。 “我有话问你。”被颠簸了一路又哭哭啼啼的巴月疲惫不堪地低着头小声说道。 “月，你怎么这样沮丧？谁惹你生气

了？”申阁剑把手放在巴月的双肩上问道。巴月扭着身子往后退了两步问道：“你说你到底怕不怕单位人知道咱们的事？”说罢大颗大颗

的泪珠从她那洁净的脸上滚了下来，泪珠垂在她那玲珑的下巴底下，亮晶晶的随着她的抽泣晃动着。申阁剑见此情景，赶紧走上前把巴月

抱住，她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子，再一次震撼了他这个粗犷男子汉的心灵。“月，你别生气，我什么也不怕！” 巴月像小鸡一样瑟缩在申

阁剑怀里。他突然想起了“小鸟依人”这个词。他想，我终于找到爱巴月的原因了，正是因为她小鸟依人难怪男人们把温柔善良当作要求

女人的最高标准。我终于找到了这种感觉，她受了委屈之后，最激烈的反抗也只是默默地悲泣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害人的话，她压根儿

就不知道伤害别人的话怎么说。他过去认为他对巴月的爱似乎是因为做爱时她那轻轻的“哎哟”声，现在他才发现他更爱她受到伤害时那

种像小孩子般的无可奈何的痛苦样子。申阁剑永远难忘，那次他和巴月一起到银行办事，他突然大发雷霆地骂她。她当时气得嘴唇发抖，

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，一个人默默地走开了。从那以后，申阁剑好像对“以柔克刚”这句名言又有了新的理解。他对巴月那越来越深的爱

使他在心里反思道：“我的刚烈不过是孙悟空翻跟斗，而巴月的温柔是如来佛的手心。” “我要过去。”巴月说着从申阁剑的怀里挣了

出来。申阁剑立即站起来，抱着巴月的腰说：“别走，别走，就住在我房间里。” “这怎么行，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们。”她又挣扎着

站起来，“走，我们出去走走。” 自西安旅游回来以后，申阁剑感到自己已离不开巴月了。他要求和巴月做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而巴

月对这一点显得很不高兴。在申阁剑的记忆里，巴月每次和他做爱都是在被他纠缠无奈的情况下才答应的。一天夜里，申阁剑以加班为

名，把巴月留在单位里。 “今晚到我家住。”申阁剑说道。巴月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今晚你不让我走，根本不是为了工作。你怎么越来越

不诚实？” 申阁剑低着头不吭声。巴月说：“不知怎么搞的，我总感到我们两个不会有结果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申阁剑显得有些吃惊地



问。 “我不知道你到底爱我什么？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你爱？你有那么高的才能，我这么平凡一般、普普通通，如果你仅仅为了我的姿

色，那么姿色很快就会逝去的，到那时我靠什么让你继续爱我？”巴月用笔在一叠稿纸上写满了“分手、分手”，“我们还是早点分手算

了。” “我爱你的外表漂亮，但更爱你善良的内心世界。即使你聋了，哑了，跛了，残了，我也照样会爱你。”申阁剑一本正经地说。 

“真的？” “真的！” “你发誓！永远只爱我一个人。” “我发誓，如果我背叛你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” “别说了，”巴月用手

捂住申阁剑的嘴，轻声说道，“申，我相信你，我爱你。” 申阁剑关上电灯，搂着巴月拼命地吻起来。巴月听任申阁剑在她全身抚摸

着，她接吻时把舌头伸进申阁剑嘴里。“申，我要！”巴月悄悄地说。 “不，今后我决不再违背你的意愿了。”申阁剑说道。 “我愿

意，这一次是我愿意。”巴月任性地说。申阁剑小声说：“我们还是回到家里去吧。” 巴月摇晃着身子说：“不，不，我要，就在这

里。” “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到会议室里，那里有会议桌子挡着。” 他们来到会议室，申阁剑把前后门锁好。把靠里边的一排桌子搬到

两头，又把会议桌上的红色平绒桌布取下来铺在地毯上。巴月先坐下来把自己的牛仔裤脱掉，他蹲下来把她放平，当他搂住巴月的细腰

时，感觉飘上了天空。因这次他们做爱前的调情时间较长，巴月很快便达到了高潮。她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有些被动，而是主动配合和拼命

地喊叫，申阁剑相信她那叫声大街上的行人都能听到。第二天，申阁剑到豫东地区开展业务，巴月顺便让申阁剑送她回了一趟家。巴月的

爸爸在豫东市政府工作。女儿只是对他讲了申阁剑是她所在单位的领导。她的爸爸是十分尊重女儿的，凡是女儿不对他讲的，他从来不

问。巴月的母亲问她时，她支支吾吾，觉得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，只能支支吾吾。因为她自己把握不住将来和申阁剑的关系如何发展，她

对申阁剑的了解并不够。巴月的家在距县城十几公里的乡下，她家的北边有一条河叫青河，村子里的人们赶集都要到河对岸的一个小镇上

去。申阁剑把车停在河边上，和巴月一起乘船过河到对岸小镇上去买菜。他从撑船的老翁手里接过船桨划了起来。巴月站在船头，身上披

着黑色披风，随风摇曳，她的头发拢起，洁白清秀的脸庞如清水露出的芙蓉，十分动人。申阁剑望着两岸的秀丽风光和那具有江南风格的

小镇，以及青河里那一只只打鱼的小船，心想：这就应该是一个出美女的好地方。他用饱含深情的目光在清河两岸的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

路上搜寻着，好像看到了幼年时期的巴月，头上扎着小辫子，蹦蹦跳跳去上学和一手提着小竹篮，一手拿着小镰刀剜野菜的影子。他对自

己说：“如果我和巴月一起住到这个小镇上写书该有多好啊。” 刚下过雨的小路充满了泥泞，空气是那样的清新，河边的绿树，田里的

菜花，两岸嫩绿的小草，当地居民们朴实的衣着和憨厚的面相，这一切使申阁剑流连忘返。因为爱巴月他才爱她故乡的一切，又因为爱她

故乡的一切反过来更爱巴月。申阁剑回到省城后，他总在睡梦中回到巴月出生和成长的那个秀丽的村庄和河边小镇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已

丢在清河岸边。后来他和巴月做爱时，总是望着她那西施般的美貌，听着她那温柔的撒娇声，回忆着她家乡的清河，小船，小镇，绿树，

菜花，弯弯的小路，背着书包的小巴月。他想，尽管我和不少女人有过肉体关系，但真正使我实现了灵与肉完美结合的，也只有巴月。申

阁剑爱巴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爱听巴月用她那架普通的钢琴弹奏贝多芬的《英雄》交响曲或用古筝弹奏中国古典乐曲《垓下之

战》。巴月爱弹这两首曲子，是因为她希望从这两首乐曲中找到英雄的影子。她目睹了申阁剑每次听她弹奏这两首乐曲时，总是泪流满

面。她知道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根连着英雄灵魂的琴弦，她拨动了这根弦。她的琴声激发出了他英雄的灵感。每当这时，他便坐在巴月的

对面，看着她弹琴时那优美的姿势，娴熟的指法，当音乐节奏加快时，她那修长的手指像十个小人儿在琴键上飞舞，瀑布般的长发随着琴

声在空中飞扬。她弹奏的琴声时而如天崩地裂、山峰倒塌，时而又似山莺欢唱、布谷声声。 “没有纯洁的心灵，便奏不出这样纯正的乐

曲。”申阁剑在心里惊叹道。巴月看着申阁剑泪花闪闪的样子，心想，没有英雄主义的激情，便不会和这展示英雄内心世界的乐曲产生共

鸣。申阁剑见巴月爱读《简爱》，他想，巴月是一个真正的爱情至上者。她的温柔、善良、纯洁是天生的，丝毫没有做作的成分。有人

说：“一个好女人就是一所学校。”他想，我在巴月这所学校里，学到不少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。一天，李莎出差回省城，连家也没回，

直接到单位找申阁剑汇报她的工作情况。她风尘仆仆地进了办公室见申阁剑正在打电话，便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那里喝起来。“申主任，

我到红太阳酒厂直接找到了老总，他说厂里可以上十幅八幅彩图，但他提出三个条件，一是让省人大的钱副主任写个条子，二是让省里最

有名气的书法家写幅字，三是……”说三时，只见李莎的脸一红，停了一下又说，“第三就不用给你讲了。” “找李重写幅字好办。只

要给他一千元钱谁去他给谁写。就是找钱副主任写条子难办。”申阁剑显得有些为难地说。李莎瞪大眼睛望着申阁剑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有

啥难办？副省长我们都能搬动，……” 申阁剑摇了摇头说：“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，领导们对这些事都很敏感，红太阳酒厂肯定有啥事

想求钱副主任办，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托关系。”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说，“我打电话问问王处长看他在省人大有没有路

子。”申阁剑拨通了王处长的电话。“王处长你好，我这边有点事想找一下省人大的钱副主任，不知你在那个大院里有没有关系？”申阁

剑十分客气地问道。王处长说：“你说是钱副主任吗，李副厅长这把钥匙正开他那把锁。你可以直接找李副厅长，可别说是我让找他

的。” “好，好，我晚上找找他。”申阁剑放下电话便给李副厅长打电话。 “谁呀？”李副厅长拉着长腔问道。 “是我，申阁剑。” 



“哦，小申，你有什么事？” “你晚上有空没有，我想和你一起出去吃顿饭。” “都有谁呀？” “没别人，就我们俩，我开车。” 

“可以吧。” “我六点钟在工业厅大门口等着。” “好吧。” 申阁剑和李副厅长一块在“帝王宫”饭店吃过饭后，他试探性地问道：

“李厅长，咱们到千江绿娱乐中心玩一会儿怎么样？”申阁剑过去和李副厅长一块吃过不少次饭，也到他家的次数不少，但从来没有和他

一块进过舞厅。他原本不打算去“千江绿”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里是省会最大的色情服务场所。但在“帝王宫”吃饭时，他发现李副厅

长老是朝着那个高个子女服务员的乳房上看。他由此判断李副厅长也是个好吃腥的猫。李副厅长显得很不好意思地吞吞吐吐说：“‘千江

绿’？那地方……哦……” 申阁剑知道，只要李副厅长不拒绝去“千江绿”，就意味着他已撕下面纱。于是便开着车朝千江绿娱乐中心

驶去。外商投资几千万元建的“千江绿娱乐中心”，正面是几百个欧洲式的人物和动物雕塑。古朴典雅的大门显示出皇宫的庄严肃穆，门

前保安林立，都穿着肩上饰有黄穗子的仪仗队服装。停车场上大都是奔驰、宝马、凯迪拉克、林肯、本田、和红旗车，桑塔纳2000算是档

次最低。申阁剑把他的普通型桑塔纳停在靠最里边的一个灯光较暗的地方。他和厅长走进大厅时，门口两排身着紫红色旗袍的迎宾小姐，

同时向他们行着九十度的鞠躬礼，齐声说道：“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”李副厅长仰着头直走进去，并未对迎宾小姐们看上一眼。申阁剑

朝迎宾小姐们点着头小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。”他想，看这阵势，不带三五千块是不敢进来的。一楼的大厅中间是通往二楼造型别致的镀

金旋转式楼梯，左边是装有各种豪华吊灯的大歌舞厅，屏幕前是双人豪华包厢。 “李厅长，我们上二楼吧。”申阁剑说道。到了二楼大

厅，只见李副厅长朝几个肥头大耳油头粉面的人轻轻地点头打招呼。两个男服务生迅速站起来问：“二位进包房吗？” 申阁剑朝他们点

点头。 “请到这边交押金。”他们指着收银台。申阁剑交了两千元押金，一个男服务员带着他们到包间里去。申阁剑把李副厅长安排进

包间后，便到小姐室里去挑小姐。二楼近二百个包间，大厅的正中央是六间通房，进了通房是一道玻璃幕墙。幕墙里边一排一排地坐着好

多坐台小姐。她们都戴着编号码的胸卡，一个个浓妆艳抹，花枝招展。申阁剑看着一个比一个漂亮的小姐们，拿不定主意挑哪个好，他也

不知道李副厅长喜欢瘦的还是喜欢胖的。 “先生，你是要出台的还是要不出台的？”大堂经理问道。 “要出台的。”申阁剑说。 “后

边的五排都是出台的。”大堂经理指着后边说。申阁剑指着一个穿天蓝色超短裙的高个子小姐说：“就要287号。” 大堂经理推开玻璃

门，走进去喊道：“287号跟这位先生去。” “你好，”申阁剑在走廊上问那小姐道：“小费多少？” “老规矩”，那小姐看着申阁剑

说，“坐台一百，出台六百，房间费另算。” “那好吧，我这位朋友脸皮薄，你得主动。”申阁剑说。 “你放心，哪有见老鼠不逮的

猫？”那小姐冷笑两声便扭着她那水蛇腰跟着申阁剑朝副厅长的包间走去。 “那就看你的了。” 申阁剑把那小姐领到房间后，假装有

事说：“你们先在这里唱歌，我到那边和一个熟人说句话。”他为了防止那小姐向李厅长要小费，故意说：“小姐，我一会儿来结账。”

申阁剑到三楼四楼看看，全都是豪华包间，他想，既然已经来了，我也不虚此行吧。他让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，又到二楼挑了一位苗条的

出台小姐领了上去。他抓紧时间办完事，躺在包间里休息了一会儿，看看时间，快上来一个小时了，估计李副厅长该办完事了，便回到二

楼的房间里去。他看李副厅长包房的门已经打开在虚掩着，便轻轻地敲了敲门。 “请进。”那小姐说。申阁剑说：“怎么不唱了？再来

一首。”他不放心，怕李副厅长的好事没办成，假装在歌本上挑歌，靠近李副厅长时听到他正在喘粗气。他又注意到右墙角有几片卫生

纸，也就放心了。那小姐唱了一首歌后，拍了一下申阁剑的肩膀，示意他付小费。申阁剑和那小姐一起来到门外，问：“做成了吗？” 

“那还用问。把我的小费付了吧。”那姑娘接过小费问道：“你要不要？” 申阁剑摇摇头说：“谢谢！不用，你可以走了。” 一星期

以后，申阁剑托李副厅长找省人大钱副主任写条子。李副厅长和钱副主任联系好后，李莎去找钱副主任给红太阳酒厂的厂长写了封短信，

她带着信，一下子拉成十幅彩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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